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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八十周年阅读专辑二


长征的故事


长征的伟大是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 HYPERLINK "http://book.jd.com/writer/%E9%BE%9A%E5%AD%A6%E6%95%8F_1.html" \t "http://item.jd.com/_blank" �龚学敏� 著内容提要�《长征》是四川诗人龚学敏创作的一部长篇政治抒情诗，首版于2005年，由本社出版，荣获当年的四川文学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此次修订再版正当其时。作者围绕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以红军长征行进路线为叙事线索，塑造了“一条叫作红军的河流”的主体意象，以及红绸铜号、寒鸦、红星八角帽、竹斗笠、黄金草鞋等意象群落，勾勒出一幅体现人类精神、英雄气概、自由理想、向上生命力的史诗画卷，是一部纪念红军长征的上佳之作，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从诗歌艺术上看，这部作品是对传统政治抒情诗的“变调”，它用一种更文学性、更个人化、更具现代主义色彩的表达方式，提升了政治抒情诗的文学品格


作者介绍�"龚学敏，1965年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当过中学教员、警察、宣传部部长、报社总编。现任《星星》诗刊主编。1987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95年春天，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进行实地考察并创作长诗《长征》。








编辑推荐    "带走草鞋的含义�在于带走草鞋们经历过的那些路程


从广场上出发的目的，是想抵达一个更大的广场�从山峰上出发的目的，是要抵达一座更高的山峰


长征的伟大是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放在可以同时照亮地面和天空的�颜色中。�把水一般透明的鱼群，以及鱼群般繁殖的火苗�点亮在自己的芯里。


行走在空中的马灯，和站立着思考的长枪，还有�失去了鞘的大刀，�随波而逐，随夜空中那枚红色星星飘忽的叶而逐。�所有珍珠的光芒，�被留在中国江西那口用红字作为名称�的水井深处。�把所有的足迹摊在手心，抚遍之后，唯一带走的�只是尚存种子的黄金和那双锻打成的草鞋�还有，用黑夜敲响的�黄金们极度悲壮之中，�濒临窒息的民谣，重新长高的调子。

















前言/序言�"长征是一个诱惑


龚学敏


出版社说，一首长诗如果前面没有前言，仅就做书而言，读�者会觉得很突兀，让我还是写几句才好，于是，便有了这篇小文。


我平时出差的行李箱里会放一本慢慢看的书，主要用来打�发飞机上很是逼窄的时光，什么时候读完，便再换一本。巧的是�在我答应出版社写这篇小文的当天下午，正好去外地参加一个诗�会，带上飞机的是还没有读到一半的《航空信》。《航空信》，�就书名而言，像是更适合我这样带上飞机阅读，事实也是如此，�两位伟大的诗人之间真诚的交流，本身就应该与纷扰的俗世保持�绝对的距离。接着上次读时，打开便是这封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1968年12月30日写给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信，信�中恰好写有关于自己给自己的诗集写前言的想法，“给自己的�诗作写前言，好像是自恋，所以我从某些旧文章里偷来某些段�落——而后半部分是新写的。”诗会结束后，我把第1次出版时�的诗集找了出来，读了读一篇二十年前写的文字和一篇十年前写�的文字，看把哪些段落可以偷来一用，选来选去，终还是不行。�二十一年前的春天，我做出决定要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吴起进行实地考察，并写出这首长诗时，也是写�了一篇小文，后来作为前言用在十年后出版的长诗的前面。那一�年，我刚好三十岁，文中用词多是年轻气盛，现在读来也没什么�意义。十年前，当时的我在红军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办报纸，已�经想不起是什么原因，让我动了把已经放了十年的长诗出版的念�头，也写了一篇小文，放在书的后面，文中不外乎对当时的情景�回忆一番，发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感慨。我想，今天写下的这�些文字，数年以后，甚至一出版，会不会就产生同样的感受。


今天傍晚，刚从当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甘肃陇东回来，�也是坐车穿过了八十年前创下人间奇迹的那片连绵不断的黄土，�与二十年前相比，黄土上面不仅仅是多了些绿色，现在的人和物�可以让你明显感觉到长征作为一个事件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昨�天，也是傍晚，四合的暮色让人有了一种黄土高原上不真实的恍�惚，坐在进口大巴里的人们随着山路的弯道整齐地晃着，每个人�的想法像是挤满了整个车厢，一时没了声音的位置。看着塬上的�一个小村庄静静地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说，所有的文字在这个�村庄面前都是苍白的，这个村子从开始以来发生的故事，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有想象了。没有一个人就这个话题搭腔，大巴依�旧来回晃着，我像是特定的这一时刻，从车窗外飘进来的风，自�言自语一下，把上一个我又飘了出去。出现在我生命中的长征是�不是和这个突然出现在我视野中的村庄一样，所有的文字在它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这个念头一闪，留下的唯有凄凉。美国人里�森?索尔兹伯里当年曾用我一样的方式“走”完了长征路，他在�那本曾经在中国算是畅销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中文版自序中写到：“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二十年前我读到这�句话时，真是从内心涌现出了一种激情，甚至豪迈。现在看来，�这句话和我当年的我一样幼稚。此时此刻，用一个词来形容长�征，我选了一个，就是神秘。看似线条理得越清，越简明，越现�实主义，那些众多的不可能就对我们越有穿透力，和不可思议。�比如长征，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事件，在肯定结果的前提下，归纳�得越简单，事件本身的威力便越大，直到我们把事件本身看着不�可能。不管他人怎么看，我对长征的理解便是如此。当年，一位�叫作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用这样的一句话把年轻的我感动的�泪流满面，并且还用了充满无限诱惑和魔力来比喻这句话，这句�话便是，“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现在在我看来，已经永远不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了。不过，这句话的意义已不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个诱惑，一个永远都会存在下去的诱惑。


我也是受了这个诱惑而去的，并且，这个诱惑会永远放在我�生命中zui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想以后还会不停地有人受不了这个诱惑而去写他心中的长�征的。今夜，我祝福他。�说到这里，我想应该把不愿意写前言的原因说清楚了。


2016年8月8日晚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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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细雨从战马瘦长的鬃上滑落在�瑞金的红字中央和云石山标语们清瘦的灰色衣衫上。�一条叫作红军的崭新河流，在1934年深秋�被声音的子弹击中的天空�伸出新鲜的名字。�来自远处的寒鸦，在树枝的背景中筑巢的寒鸦�用羽毛装饰空旷的天空，�目光们树林一般整齐的�青色子弹。�斗笠们的树丛中红透的树叶�是迄今为止透过子弹，在秋天伤口的天空中飘扬�的唯一树叶。


云山寺的钟和梅坑的铜号，�敲打着八万七千双金属们手臂齐整的声音。�那盏用微弱长明的灯�被秋风一次次拨亮。


金黄的草鞋用稻草中唯一的黄金�拾级而下。把脚步从胸膛中迈出的汉子，�是好汉。�把嘶鸣播在秋雨中，并且开出黄色花瓣的马，�是战马。


谁能够发现稻草们的泪水，留在石阶上的黄金�谁就可以成为英雄。


源自黑色冰块的寒鸦，在秋风梳理下�不停生长。�把目光的子弹筑成一道道生锈着的铁墙。�把阴森的尖叫幻化成流动着的江河。�把扭动身躯的影子，凝固成一座座险峻的山峰。�把羽毛，�织成贮满所有花朵的奸诈地毯。�把麻木不仁的眼珠四周，唯一的白色�与单纯的雪一道，降落在高山之巅�不可染指的风度之中。


行走着的稻草，用粮食的手臂�把红色朴素的树叶











